
神农风

遗忘（外一首）

马质彬

别再说，天涯同此凉热了，

就连此处黄昏的激情也是难以琢磨，

如同远方飘来的曾经的梦，轻轻，

模糊地笑道：请输入密码。

车前草想要把映像寄往来年，

泉水在旁边几次提醒：不可通行！

提心吊胆的爬山虎，秋天将要来了，

总预感将会被谁遗忘。

遗忘的颜色是枯黄和浅灰的，

抛在水中，一声透明的浅响。

沉默中一片稻穗祈望地指向天空，

没有答案——快些将夜幕扯上遮住！

于是，过一段时间后，他们，

将要学会低下头，自己沉思。

遗忘的名字叫做遗忘啊：

让岁月的归给岁月，

让远方的归给远方……

回旋曲

路灯在高处空气里默数虚假的重生

秋虫在草丛中低声计算剩余的日子

如今时间只以数字的形式残忍流逝

过去，还是以指针的形式旋转循环

屋顶的回声，何必寻找自己的起源

一个回声不过是来自于另一个回声

屋顶的回声，何必寻找自己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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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时间只以数字的形式残忍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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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

责任编辑：罗小玲 美术编辑：许 苹 校对：马晴春文苑A3
2020年7月5日 星期日

28823906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朱亭行
聂鑫森

昔为株洲县今为渌口区的朱亭镇，记
不清我来过多少次。但其所辖十八个行政
村中的浦湾村，我却是第一次叩访。

由渌口区作协主席姜满珍邀约，我们
一行十余人，分乘几辆车，于一个夏日上
午八时许齐聚浦湾村村部。此中有作家、
摄影家、新闻记者，多为老朋友，也有初次
见面的，如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尹咏洲，一
交谈才知他是老友、老作家尹瑞生先生的
公子。

代表镇政府及浦湾村，负责接待兼讲
解的是陈和平先生，我和他也是初次见
面。他六十出头，身板硬扎，面色黑里透
红，说话的声音很亮爽。他曾是株洲市的
正处级干部，2016 年退隐林泉，却主动请
缨到属于贫困村的浦湾村来当“第一书
记”。他出生于朱亭，读书、教书于朱亭，还
任过多年的校长，育人多矣。后来他到市
里来工作，我们供职的单位都在河西天元
区，居然没有碰过面，这世界说小也小、说
大也大！

播放影视纪录片时，我注意到配音歌
曲的作词者中，就有“陈和平”的名字，这
说明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介绍浦湾村
及周围几个村的脱贫致富情况时，不但条
理分明，而且声情并茂。“第一书记”只是
个名号和责任，做什么事都是“义工”性
质，不拿任何报酬。在讲解中，他从不使用

“我”这个称谓，说的是“我们”：“我们”如

何让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如何扶
贫先扶志；“我们”如何招商引资，结合农
业种植结构调整，打造四季飘香的“鲜果
小镇”……

老陈吃住在浦湾村，俨然就是土生土
长的村民。村干部告诉我：他起得早睡得
迟，想的就是不但要让村民在经济上富起
来，还要在思想、文化、教育上走向理想的
境界；他和大家一道，建起宣扬本村为革
命事业英勇牺牲的两位烈士的“英雄碑”，
开展有益身心的读书和文体活动，扶助贫
困家庭的子女安心读书，举办村民坦诚相
见的交心会……于是，这里的人有大志，
村有好景，家有新风。

就在老陈快干满三个年头的“第一书
记”时，他的妻子因跌伤造成身体多处骨
折，急需有人照顾。老陈只好暂时卸任，但
镇政府仍请他担任几个重要事项的顾问。
于是，他在处理好家事之余，每周仍有好
几天盘桓于镇里与村中。这次，他就是受
镇政府之托，来为我们当向导与讲解的。

老陈告诉我：“浦湾村和朱亭镇的所
有村子，于年底前整体脱贫是没有问题
的，因为我们引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具
有巨大的潜力，它们扎根于厚沃的土地，
产品无不与民生相关，市场前景会一年比
一年好。”

我们在老陈的引导下，或步行或乘
车，看浦湾村的“红美人柑橘园”“醉美蓝

莓园”“黄桃基地”，流转村民的土地达三
千亩，真是色彩缤纷，乱人眼目。在高大、
明亮的鲜果培育示范车间，盆栽的白果、
金桔、佛手……叶与果散发的清香，沾满
了我们的衣衫，流进了我们的心底，如饮
甘醴。佛手又称佛手柑，是国画中常见的
画材，其形如仙佛之手，未熟时青翠欲滴，
成熟后黄如金铸。记得一位画家画《佛手
图》，题诗曰：“莫道佛手好，众手亦是金，
地垅勤耕作，何处不年丰。”

夏日炎炎，我们兴致勃勃去看了久在
全国享誉的“朱亭人工林海”，四十里长的
林区观光大道正在拓修，古烽火台、瞭望
塔即将修复或重建。登上峰顶，前可见湘
江澄碧如带，杜甫曾题咏的挽洲宛如不沉
的艨艟巨舰；身后簇拥的是波翻浪涌的无
边林海，澎湃的林涛声震天撼地。

老陈问我：“你可来过这里？”
我说：“来过，是 1975 年。株洲因安置

知识青年的‘厂社挂钩’，成为全国的典
型，我与几个文学作者，来此走访林场的
几个知青点。”

老陈笑着说：“屈指算来，你年纪应在
七十以上。”

我点头，说：“是啊。可这里青山不老，
林海更宽，众手皆是点金手啊！”

我们在将建瞭望塔的峰顶，站成一排
合影。

摄影家尹咏洲，为我们留下难忘的时光。

卖雪糕
释然

木匠七伯伯来我家做上门功夫，打
稻机和风车完成后，剩下的木板顺便做
了个箱子，箱子的盖子从最上面打开，中
间一个圆形的孔。为了谁在箱子上写字，
大家推脱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七伯
伯拿着毛笔在箱子的正中间写上了“雪
糕”两个字。就这样，弟弟成为卖雪糕的
一员。

夏天，最羡慕的就是卖雪糕的了。
当我们在田中，脸朝黄土背朝天，累得
汗流浃背时，他们开心地骑行在乡间小
路上，一路摇铃一路喊“雪糕、雪糕、牛
奶雪糕”！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妈妈的
裤头处，总会缝一个小口袋，有时候出
门干农活之前，也会在里面塞上一块或
几毛的零钱，这钱就是用来买雪糕给我
们吃的。热得唇干舌燥的时候，来一支
雪糕，沁凉、沁甜，沁得全身的每一个毛
孔都是舒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弯
着腰低着头，对相邻稻田中吃雪糕的装
作熟视无睹，实际上暗暗地吞了无数的
口水。

假如有一天，我家也有个卖雪糕的，
那该多好啊！

妈妈在雪糕箱子里垫上几层毛巾，
用牛皮绑带绑在那辆二八自行车的后
座，弟弟车铃一摇，小脚一斜跨，踩着三

脚架（个子太矮，不能骑到坐凳上），我
们夏天的愿望就实现了。

弟弟先去龙头铺老街的冰棒
厂批发雪糕，一次批二十支，进
价一毛，卖两毛，一箱就可以赚
两 块 钱 。装 好 雪 糕 后 ，瘦 小 的
弟弟就只能推着自行车走了，
一边走一边喊“雪糕、雪糕、牛
奶雪糕”。双抢季节，推销雪糕
是必须走田埂小道的。听到有
人喊：“细伢子，买雪糕。”弟弟
就支好自行车，踮起脚尖，打开
箱盖，“要几支”？然后按数拿着
雪糕跑到田中或田基边上送雪
糕。其他卖雪糕的都比弟弟大，一
般 是 走 到 田 埂 边 上 等 待 买 家 来

拿。弟弟勤快，总是屁颠屁颠拿着雪
糕跑到田中，一个一个送。他说，没

有凉鞋磕得脚板痛，踩在柔软润滑的
水田里倍儿舒服。这买雪糕的人也喜欢
扎堆。有时候，弟弟推着车喊了一条垅，
田里的人都弯腰低头只顾着忙活，一支
雪糕都没卖出去。有时候，这丘田里的
买了，上下丘的都纷纷停下来喊“送雪
糕来”。

我在田中干活时，最盼望的就是弟
弟推着雪糕箱出现了。低头干活时，就
侧 耳 倾 听 ，山 那 边 是 否 传 来 他 稚 嫩 的

“雪糕、雪糕、牛奶雪糕”的声音。借着直
起身子偷懒的机会，眼睛就在垅上垅下
四处搜索那个个子比雪糕箱子还矮一
截的身影。弟弟来了，我们全家一骨碌
从田中上岸，骄傲地吆喝弟弟：“拿融的
拿融的！”妈妈帮弟弟从雪糕箱中翻找
出融化得比较多的，卖相不好的，递给
我们。我们双手捧着雪糕，高兴着，因为
我家吃雪糕不要钱，小心翼翼着，因为
害怕那软绵绵快融化的雪糕掉到地上。
快融的雪糕总是比硬邦邦的雪糕吃得
快些，吃完，我会继续踮起脚尖往弟弟
的雪糕箱子里瞧。妈妈就“啪”地打掉我
的手，吩咐弟弟赶快走：“还有快融的就
便宜点卖！”

弟弟推着车子走远了，我的心也跟
着去了。如果能让我一次把雪糕吃个饱
就好了。

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那天一大
早，弟弟就迎着太阳出门了。哪知，刚到
半上午，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哗哗
哗”倾盆而下。我们倏忽间浑身透湿，从
田里撒腿就往家跑。妈妈一直站在屋檐
下翘首望着通往村外的路，嘴里念叨着：

“这不晓得他去了哪里？总该躲躲雨吧？”
弟弟回来了，带着一身的雨水和满

箱的雪糕，乐呵呵地说：“快来吃雪糕，不
然会融掉。”那是我今生吃雪糕吃得最畅
快淋漓的一次，吃了一支又一支，只吃得
牙齿和舌头打囫囵，嘴巴不住地往外呵
气，双手捧住下巴，一个劲地用手去揉冻
坏的脸颊，乐不可支。妈妈吃着吃着却

“吧嗒吧嗒”直掉泪：“卖了好多天的雪
糕，一次全赔了。”

天晴了，九岁的弟弟又推出了那辆
二八的大架自行车，载着雪糕箱，踩着三
脚架，出门了。

石峰公园赏碑刻楹联
周啸吟

一个晴日，我与文友彭先生走进了石峰公
园。只见一座花岗石建造的高大牌坊耸立在眼
前，彭先生举起手机“咔咔”拍照，我则大声念着
两侧对联：“上联：石枕沧海，鱼跃龙腾，莽莽苍苍
抒浩气；下联：峰披霞翠，鸟鸣蝉唱，郁郁葱葱醉
清风。横批：秀溢三湘。”

彭先生立即应声：“好联！好联！好一个嵌字
联！把石峰两字嵌进去了！此联不知为何人所撰？
工整对仗，气魄宏大！”我俩入牌坊继续上行，进入
碑亭。亭内立一石碑，上刻“碑林”二字。小憇片刻，
只见山上林木茂盛，遮天蔽日。一条柏油路呈现在
眼前，路两边的杜鹃花迎风怒放。阳光从硕大的香
樟树冠中泄下来，在路面上投下了斑斑驳驳的影
子，美极了。虽然登石阶有点累了，但仍觉神清气
爽，雅兴不减。

此时，一位美女向我们娓娓道来，她说：“我们
石峰公园占地 153 公顷，山上绝大部分是原始树
林，以香樟最多。整个公园最高处云峰阁海拔
167.38米，你们现在已进入公园‘碑林’景点，沿路
约 40 余组诗碑、字碑，可以尽情观赏！”我问：“你
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她笑着回答说：“我是石峰
公园的工作人员。”语气里充满着自豪感。我和彭
先生异口同声道：“那就请你带一段路吧！”

在她的引导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诗碑：
“观景攀云路；寻芳上石峰。”“好诗！好诗！若要看
到美景，就得爬上顶峰啊！”彭先生赞叹道。第二座
也是诗碑，上刻：“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美女
说：“我们公园里不但有山，而且有水，你们走到路
的尽头，便可看到天鹅池的一池碧水，那也是一处
绝景……”

我俩按照美女的介绍，继续前行。只见一石碑
上刻着“山水情”三个象形文字，“山”字巍然屹立，
刚毅挺拔，犹如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水”字则线
条明快柔和，恰似一位美丽温婉，一腔柔情的女
人。再往前行，一石碑刻有：“听蝉”，仿佛顿时进入
了“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美妙意境。

我和彭先生意犹未尽，又继续前行。见一碑石
上刻着：“云峰有云添姿色；响石不响留空名。”彭
先生赞叹道：“好诗，亦是好联！上联仄声，下联平
声，符合对联创作规律，而且把‘响石岭’和‘云峰
山’都嵌进去了。”再往前行，“四围黛色檐头出；一
阵花香竹里来。”映入眼帘，我们三人在亦幻亦真
里仿佛进入一处农家小院。我感慨道：“黛，即青色
也！树林呈墨绿色，已经远远高出了屋檐。诗中的
主人不但在房前，屋后种下了一片竹林，而且栽了
鲜花，才有‘一阵花香竹里来’的绝句。这样的居住
环境，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们继续前行，一繁体“龙”字碑把我们吸引
了过去，简直是一条蛟龙翻江倒海，然后腾云驾
雾，直上九霄。彭先生又指着前面一块巨大的石碑
说：“‘烟云入画’为楚石所书。”据了解，这些碑刻
艺术均为本埠或国内名家所书。

40余组碑刻，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但，足可
见石峰公园是一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公园，可
以修身养心，陶冶情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们
真是不虚此行，游到碑林尽头——“天鹅池”，仍意
犹未尽。

小镇圩场
胡刚华

茶陵腰陂，旧时有一古驿道，西连县城，东去江西。至南宋时，人口
渐多，聚落为大的村庄，随后就形成了腰陂圩。这腰陂圩，一直繁华。新
中国成立前，圩场里的米行就有 20多家，素有“茶陵米市”之称，赶圩
人多时，达万余人。后来，耒（阳）吉（安）公路途经此地，集市逐渐扩展。

圩场大致西东走向，由中学旧址蜿蜒而上，经过腰陂桥，一直上一
个大弯坡，到了医院，不说十里，七八里是绰绰有余。店铺密匝匝地站
立在两旁，没有太多的次序，街头是十几个小吃店和铁匠铺，中间大多
是南杂店、理发店、布匹店。那时，服装店只是县城里零星的有一些，乡
里人都是买几尺布，然后找个裁缝在家里忙活几天，一年的衣服就
算成了。这还得是家庭较殷实的人家。很多人家只是搭在别人家
里一年做一两件。还有占地最广，店面最长的供销社，在坡下有
两个冰厂，最后沿坡而上两三里全是木材交易场所。中间穿插
着几个香烛店、鞭炮店。

逢圩时，在店面的前面自然地形成两条长龙，农户将自
家的副产品和家禽，用篮子、箩筐、蛇皮袋、箕畚装着。那
时，小镇闻名湘东及赣西的产品当数本地阉鸡，个高体壮
色鲜味甜，江西老表、秩堂老乡大清早就守在各村通往圩
场的路口，就为一网打尽；再就是本地辣椒，个长体大肉
厚辣中带甜，它本身就是一道好菜，那时油炒辣椒在饭
桌上往往是最先被抢空的。大概是老百姓用大量家肥种
植的缘故。那时，哪户人家都会种上几分地，挑一担或提一
篮辣椒到集市，然后换一担或一篮生活用品回家。如果卖
不过来，就用开水将辣椒过一遍，晒干，然后用带内膜的蛇
皮袋装起来……

牛市在河边的一大块开阔地，有水有草，可以看到牛儿们
自如的状态。买卖的大多是小牛犊，在那个时期，成年的牛没有
几个人舍得卖，哪户人家没有几亩田？没有牛，生产无从谈起。如
果谈拢了，牵牛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小牛套上犁，前面一个人牵
着，后面一个人赶着，让它尽快掌握在田间的走法和犁田者的命令。

仔猪市场在街头的另一个小巷，三四米宽的巷子有 1000 多米
长，一直通到牛市。四周的房子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但热闹却
是现代的，用力的拥挤、鼎沸的人声以及大家兴奋的脸庞。小猪一挑
回家，主人都要给它们灌一点盐水，然后拍拍它们的脑袋说：“听话，快
快地长。”轻轻地放入圈中，目光长久不肯离去。整个过程，溢满了虔诚
和希望。

大家赶完集后，会用土车子将一季所需的农药化肥推回家。如果
运气好的话会碰到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两台拖拉机，人货一起拉回家，
气势很是壮观。货物堆起来了，上面挤满了人，司机两边各一人手抓顶
篷，脚踩司机座位上很狭小的一块横板，身体直直地悬在外面，一路颠
簸欢笑回家。

圩场是为交易而设的，赶圩的主体自然是为生活生产需要而来的
农民。

村妇们都换上柜里较体面的衣服，平时很少打理的头发被拢得整
齐，撇一两个夹子。爸爸和叔叔忙完早活之后，一股脑儿吃完饭，刮完
脸，洗完头，就兴冲冲地挑担出发了，一路都是匆忙的脚步声和兴奋的
攀谈声。每逢三、六、九的早晨，每条通往圩场的路上人人健步如飞，入
市得趁早，早意味着可以占住好的地段，更可以卖上好价钱。但中午圩
一散，路上的影子马上变得慵懒，每迈一步，都是一种艰辛，聊天的声
音也降了几个度，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动力。

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老汉，根据季节的不同，用小篮子提一些什
物，或两三斤辣椒豆角，或十来斤黄豆花生，或十来个鸡蛋，再没有东
西就提几个南瓜（那个时期，南瓜是卖不起什么价钱的，农民往往用来
喂猪）。卖完这些东西后，将篮子放下，在街边的小吃店坐定，打几两水
酒，勺一碗米豆腐、夹几根油条，一直喝到午后，然后在日落时分，摇摇
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圩场还是青年男女爱去的地方。这些个俊男靓女，三三两两，从街
的这头逛到那头，又从那头逛到这头，欣然接受大家瞩目之时，还不时
瞄一瞄从对面走过来的异性。当四目相接，如果女孩娇羞低头，男孩双
眼仍不肯离去，那么在下次赶圩之时，你准能在那个女孩身后，发现远
远跟着那个男孩，或许在后面的圩集上，他们就手牵上手了。

明日赶圩，小孩子今天往往表现特别乖，爸妈吩咐的事不讲价钱
地出色完成，晚上的时候，和爸妈磨蹭明儿要去圩场，白天的表现就
成了价码。赶集，可以休息半天，避免在家劳作；而且，如果那天外出
干活，也是孤单的，很多伙伴（特别是家境好的）上圩场了，孤身一人
在寂静的山间田野放牛，扯猪草，满脑子是熙熙攘攘的集市和饮食摊
上的包子、油条。包子、油条对我们来说是那个时代圩场最重要的东
西。在圩场，总可以看到很多小孩站在摊点前，任父母牵扯都不肯离
去。如果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买回几个包子，可以幸福好几天。这种机
会很少，因为那个时代客人来了小孩吃饭都不能上桌，一点点农产品
都要拿去换钱。只有在圩场，可以不时碰到亲戚，舅舅买几个包子，
姑姑买几根油条，外公来一碗米豆腐，运气好的话，哪个亲戚那天挑
来的货卖了个好价钱，会给称上一两斤苹果或者梨。那时姑老爷还
在，只要看到我们，就会留我们中饭，油豆腐煮鱼，细腻甜爽，那是我
吃过的最好的菜了。


